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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帝内经》体质判别因素的“三才”思维※

丁 园 1，2* 覃 锦 2▲

摘 要 《黄帝内经》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，其思想体系深受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的影响，并从

天、地、人“三才”整体视角系统阐述了人体生理、病理的形成机制。“三才”概念源于《周易》对世界结

构的划分，《易》将天、地、人三道统合为“大道”，并于各道中分阴阳对立属性。文中从《周易》“三才之

道”出发，探析《黄帝内经》中对体质的论述，可见古人对体质形成中空间三维（天、地、人）影响的高度

重视，这一认识对当代体质学构建多维、动态的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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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·系辞下》云：“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

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才之道

也。”[1]“三才”是古人对宇宙与社会结构形式的概括，

天、地、人三者的统一构成了其基本框架。这一认识

以简明的方式，提供了可被理解的宇宙存在模式[2]。

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进一步指出：“天地人，万物之本

也。天生之，地养之，人成之……三者相为手足，合以

成体，不可一无也。”[3]中医体质学认为，体质是在先天

遗传与后天获得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形态结构、生

理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综合、相对稳定的特质[4]，

是人体在某一时期的生理态势与病理倾向的反映[5]。

《黄帝内经》成书时已初具体质学说雏形，《素问》《灵

枢》中多从天、地、人三个层面论述体质的分类与特

征，或直言其理，或概括其要，虽未明确提出“体质”概

念，实已蕴含丰富体质思想。笔者拟基于《周易》“三

才”理论，探讨《黄帝内经》中体质分析的评价因素。

1 基于“天道”的体质分析

《易经·说卦传》曰：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

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”[6]“天道”指天时运

行及星辰变化所体现的规律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大量篇幅

论述了对天道的观察与总结，并阐明其对人体的气血

阴阳、疾病发生特点、预后转归乃至诊疗原则的影响。

正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所论，天之所生、地之所

养是形成人自然属性的基础，人的生命活动无时不受

天地之气的影响。与“地道”相比，“天道”主导的阴阳

变化是一切现象的本源，通过气候更迭影响人类生

活。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契合天道运行规律的

“五运六气”模式，并以此安排农事与生活，实现“春

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”。除生产活动外，人的生命活动

亦须顺应天时[7]。体质正是人体“与天地相应”的结

果，《黄帝内经》从年岁、月令、日时及阴阳五行等天道

维度阐释体质的特殊性，指出季节、月份、时辰等时间

节律与人体的气血盛衰、脏腑经络功能密切相关，体

现“天人相应”的整体观[8]。

1. 1　司天之气影响下的体质变化　不同年份的岁运

岁气变化可影响人体气血阴阳的状态。《黄帝内经》以

三阴三阳为纲，划分每年的司天、在泉之气，用以阐释

不同年份的气候特点及其对人体生理、病理的影响。

此举旨在“先立其年，以明其气，金木水火土运行之

数，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，则天道可见，民气可调，

阴阳卷舒，近而无惑，数之可数”[9]154。阴阳观念源于

日光向背，道家由此发展出太极、两仪、三才乃至十方

的宇宙认知体系，用以推演天地运行。中医学的阴阳

理论承袭于此，并以阴阳的相互作用解释生命活动。

基于对阳气盛衰程度的区分，《黄帝内经》形成太阳、

少阳、阳明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的三阴三阳理论，用以描

述阴阳二气的消长与转化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中，黄

帝与岐伯论及“其岁有不病，而脏气不应不用”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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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指出“天气制之，气有所从也”，说明司天之气对人

体气血及脏腑功能具有制约作用。正是在此认识基

础上，五运六气学说应运而生，用以指导不同年份的

疾病预防与治疗。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详细论述了

各岁运气条件下，六气时段对人体疾病发生、脏腑功

能及症状表现的影响，明确指出瘟疫的发生与客气为

火（少阳相火或少阴君火）的时段密切相关，此时气候

异常易导致疫病流行[10]。《中藏经·人法于天地论》亦

指出：“人者，上禀于天，下委于地。阳以辅之，阴以佐

之。天地顺则人气泰，天地逆则人气否。”[11]人体后天

五脏疾病的易感倾向，与出生时的五运六气禀赋存在

内在联系，不同年份出生的人因其先天运气差异，形

成了不同的体质基础，进而影响其后天疾病的发生与

发展[12]。

1. 2　岁气下五运六气的体质分化　季节更迭影响人

体气血阴阳的运行状态，因而形成与时节相应的体质

特征。《类经·卷十二·论治类》注云：“五运有纪，六气

有序，四时有令，阴阳有节，皆岁气也。”[13]如《素问·四

气调神大论》所述：“春三月，此谓发陈，天地俱生……

夏三月，此谓蕃秀，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……秋三月，

此谓容平，天气以急，地气以明……冬三月，此谓闭

藏，水冰地坼，无扰乎阳。”[9]3四季变化源于地球所受

日光多少的差异。在此自然规律影响下，中医学提出

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”，强调“春夏养阳，秋

冬养阴”的养生原则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系统阐述

了起居、情志等方面顺应四时变化的养生方法，体现

了人体阴阳气血随季节进行的适应性调节。《灵枢》亦

指出，“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是气之常也，人亦应

之。”[14]92《灵枢·脉度》中亦强调：“四时者，春秋冬夏，

其气各异，营卫相随，阴阳已和，清浊不相干，如是则

顺治而治。”[14]79基于四时气候对人体气血的影响，《黄

帝内经》提出了因时制宜的诊疗原则。《灵枢·四时气》

载：“四时之气各有所在，灸刺之道，得气穴为定。故

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，甚者深刺之，间者浅刺之……

冬取井荥，必深以留之。”[14]55此外，随着四时阴阳消

长，人体气血亦有相应的聚集趋向，《素问·诊要经终

论》即指出气血在四季中分别偏重于肝、脾、头、肺、

心、肾等不同部位。人若能顺应天时，遵循四时规律

与阴阳运行之道，涵养精气，敛藏神气，以身心之“静”

应外界之“动”，则可达到健康长寿，实现“无为而无不

为”的养生境界[7]。

1. 3　时段的循环形成特有的时段体质　一日之中阴

阳二气的消长变化，形成了人体在昼夜不同时段的生

理节律与体质特点。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指出：

“朝则人气始生，病气衰，故旦慧；日中人气长，长则胜

邪，故安；夕则人气始衰，邪气始生，故加；夜半人气入

藏，邪气独居于身，故甚也。”[14]92此处“人气”主要指阳

气，其盛衰影响着疾病的表现与进退。人体阳气具有

兴奋、推动之功，阴气主沉静、敛藏之能，二者交替运

转，形成了“昼寤夜寐”的基本生理节律。正因如此，

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提出“诊法常以平旦，阴气未动，

阳气未散，饮食未进，经脉未盛，络脉调匀，气血未乱，

故乃可诊有过之脉”[9]30，强调清晨为诊察的最佳时机。

进一步细化，人体气血在十二时辰中依脏腑所主之时

而循环流注，形成相对稳定的时辰生理特征，这为从

更精细时段观察体质提供了依据。子午流注学说运

用天干地支推演人体气血阴阳的时序消长规律，据此

判断经穴开阖，以顺时调养、避邪防病[15]。《素问·藏气

法时论》详细论述了五脏疾病在一日不同时辰中的变

化规律，如“肝病者，平旦慧，下晡甚，夜半静”“心病

者，日中慧，夜半甚，平旦静”“脾病者，日昳慧，日出

甚，下晡静”[9]46-48。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亦提出

了“一日分为四时”（朝、日中、日入、夜半）的昼夜节律

理论[8]。后世医家据此发展出五脏与一日不同时辰相

应的认识（如肝应平旦、心应日中、脾应日昳、肺应日

入、肾应夜半），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养生调摄方法。

1. 4　基于阴阳层次的体质划分　“立天之道曰阴与

阳”“阴阳者，万物之能始也”。阴阳是中医理论的根

本，亦为体质划分的核心依据。《黄帝内经》从阴阳属

性区分男女，即“阴阳者，血气之男女也”；更从个体阴

阳盛衰角度，将体质划分为太阴、少阴、太阳、少阳及

阴阳和平五种类型。《灵枢·通天》载：“少师曰：盖有太

阴之人、少阴之人、太阳之人、少阳之人、阴阳和平之

人，凡五人者，其态不同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。”[14]139文

中从情志特征、气血状态等方面对五类人进行辨析，

并指出“古之善用针艾者，视人五态乃治之，盛者泻

之，虚者补之”，强调辨体质而施治的重要性。《灵枢·

行针》进一步从针刺反应角度阐述了阴阳差异对体质

的影响：“百姓之气血各不同形……或神动而气先针

行，或气与针相逢，或针已出气独行，或数刺乃知，或

发针而气逆，或数刺病益剧。”[14]132经文据此针刺感应，

提出“多阳者多喜，多阴者多怒”的认知，并将人群分

为重阳之人、重阳而颇有阴之人、阴阳和调之人、阴多

阳少（阴气沉而阳气浮）之人等类别，阐明这些差异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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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阴阳之气的浮沉、盛衰所致。

2 “地道”下的体质因素考虑

老子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与

“天道”不同，“地道”为人的生存提供物资基础，人的

生命活动大多顺应“地道”规则。因此，人“效法天地”

主要是效法与自己生命活动联系更紧密的“地道”，而

“地道”本身又为“天道”所规约，故人在效法“地道”中

实现对天道、大道的顺应[16]。“地道”主要指人所依存

的、以大地为中心的自然环境及其运行规律，包括山、

水、土、方位等地理空间要素，以及由此产生的、可被

人体感知的物候现象（如气、味、音、色）。

2. 1　地势与地域人群体质差异　不同的地理环境促

使人类群体形成体质差异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地势各

异，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将其概括为：东方之域，“天地

之所始生也”；西方者，“金玉之域，沙石之处，天地之

所收引也”；北方者，“天地所闭藏之域也”；南方者，

“天地所长养，阳之所盛处也”；中央者，“其地平以湿，

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”[9]24。受日照、湿度、水源等自然

条件影响，各地形成独特的气候与生态环境，人体为

适应所处环境，逐渐产生相应的形态与功能特点。《素

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，黄帝问及“同病异治”之理，岐伯

从五方地域差异入手，系统阐述了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

方的地理气候特征、居民饮食习惯及其所形成的体质

特点，并指出因此衍生出不同的适宜疗法：砭石、毒

药、灸焫、九针、导引按跷。这正体现了地势环境对人

体体质的塑造作用，以及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。“人法

地”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环节，若忽视“地道”（自然

环境）对人体的影响，则“天道”与人体之间的联系将

难以建立；脱离“地道”的约束，片面追求“人道”可能

带来不良后果[16]。

2. 2　基于五行理论的体质划分　五行是古人运用阴

阳理论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，五行体质分类体现了古

代医学整体观与系统思维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有

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”之说[17]；《尚书·洪

范》进一步明确，“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

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

爰稼穑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

稼穑作甘”[18]，奠定了五行与物性、味觉的对应关系。

《黄帝内经》在五行理论基础上，将人分为金、木、水、

火、土五种基本类型，并进一步细分为二十五种体质。

《灵枢·阴阳二十五人》指出：“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，

别其五色，异其五形之人，而二十五人具矣。”[14]112-127该

篇通过音声、肤色、形体、行为特征等，生动描述了各

形之人的特点。例如，火形之人“为人赤色，广䏖（脊

肉丰广），锐面小头……质判之人，比于左手太阳，太

阳之下支支颐颐然”[14]123-127。这种分类不仅有助于辨

识体质特征、推断寿夭倾向，更能指导疾病防治与治

疗决策，体现中医“因人制宜”的诊疗思想[19]。

2. 3　五音、五味等其他影响因素　在五行学说框架

下，古人将自然与人体诸多要素归纳为五类，如五体、

五色、五味、五音、五劳等。其中，五味、五音作为人体

通过味觉、听觉接收的外在信息，可影响气血运行与

体质状态。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指出，五方地域的饮食

偏好塑造了当地居民的体质特点，并由此影响疾病易

感性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从五味偏嗜的角度论述了

饮食不节对脏腑的损伤，指出：“阴之所生，本在五味；

阴之五宫，伤在五味。”过食五味可导致相应脏腑功能

失调，引发不同病证。原文所述“隆”（应为“癃”，指小

便不利）、“渴”“洞心”（心中空虚感）及“变呕”“悗心”

（心胸满闷）等症状，分别与五味偏嗜伤及相关脏腑有

关，体现了饮食因素在体质偏颇与疾病发生中的作

用。音声与人的情志活动密切相关。五脏配五音，即

肝—角、心—徵、脾—宫、肺—商、肾—羽，体现了五行

归属下的音律分类。《灵枢·阴阳二十五人》借助五音

及其变调，细致描述了各型体质的外在特征[20]。《礼

记·乐记》载“宫动脾、商动肺、角动肝、徵动心、羽动

肾”[21]，说明不同调式的音乐可引发相应的情志与脏

腑反应。长期聆听某种情绪色彩的音乐（如悲曲），可

使人产生相应的心理状态，进而影响体质。所谓“音

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

而动，故形于声。声相应，故生变”[21]，揭示了音声与

身心之间的互动关系。体质的差异也使个体对音乐

调式具有不同的生理心理反应，当乐曲节奏与人体节

律和谐时，可产生愉悦舒适感，音乐因此兼具调节情

志、辅助疗愈的作用[22]。此外，《灵枢·根结》还指出

“布衣匹夫之士”与“王公大人”因生活环境、劳逸程度

的差异，导致形体气血状况不同，针刺治疗时亦需区

别对待，进一步体现了社会因素对体质的影响。

3 “人道”下的体质思维辨析

人以耳目鼻口身等感官感知世界，通过对天、地、

人“象、数、形、器”的观察、分析与综合，形成对宇宙与

生命的认识，构建起“人道”观念[23]。“人道”源于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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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的效法，董仲舒言“天德施，地德化，人德义。天

地之精所以生物者，莫贵于人”[24]，强调人在天地之间

的独特地位与能动性。“人道”可理解为人类在生活实

践中对社会与生命规律的总结[25]。人具有复杂性及

对环境的适应能力。《医学源流论·病同人异论》指出，

“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，而受感之人各殊……受病深

浅之各异”[26]，说明相同病因作用于不同个体，可因体

质差异而产生不同反应。《周易》的“人道”观，既是对

生命活动的归纳，也是人认识自身与客观世界的工

具[23]。《黄帝内经》在论述生理、病理、治则乃至预后

时，均贯穿着“天人相应”的思想，其中对“人道”因素

的考量尤为突出，分别从性别、年龄、体型、肤色、情志

等维度，乃至脏腑组织的特性，对人体进行了系统的

体质划分。同时，其通过人的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等感知

特点来辨识体质的方法，亦体现出“人道”思维的具体

运用。

3. 1　年龄变化的体质层次　人的生长壮老过程伴随

着气血的盛衰演变，从先天真元到纯阳、稚阳、阳盛乃

至阳衰，体质亦呈现阶段性特征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

以女七、男八为周期，论述了肾气、天癸以及冲任、三

阳等经脉的盛衰变化规律及其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

理表现，体现了古人对生命周期中体质变化的系统认

识。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从“老人之不夜瞑”与“少壮之人

不昼瞑”的差异，阐释了年老与年少者因气血盛衰不

同而形成的睡眠节律区别，反映了体质随年龄变化的

生理特点。《素问·示从容论》提出“夫年长者则求之于

腑，年少者则求之于经，年壮者则求之于脏”[9]193，指出

少、壮、老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，其正气强弱、气血分

布各有偏重，因而邪正相争的层面与方式亦不同，诊

疗时应分别侧重于经、脏、腑进行辨治。《素问·缪刺

论》亦载“夫邪之客于形也，必先舍于皮毛，留而不去，

入舍于孙脉，留而不去，入舍于络脉，留而不去，入舍

于经脉，内连五脏，散于肠胃，阴阳俱感，五脏乃伤，此

邪之从皮毛而入，极于五脏之次也”[9]121，阐述了外邪

由表入里、由浅至深的一般传变规律，提示体质状态

与邪气侵入层次密切相关，年龄变化带来的正气盛衰

直接影响疾病的发展与转归。

3. 2　基于五脏的体质分化　五脏分类源于五行学

说，并具体应用于体质辨识。《灵枢·经水》指出，“夫人

之常数，太阳常多血少气，少阳常少血多气，阳明常多

气多血，少阴常少血多气，厥阴常多血少气，太阴常多

气少血，此天之常数”[14]50，说明六经气血各有偏颇，五

脏亦有相应的生理特性，且个体之间既存在共性，又

具差异。《灵枢·本脏》系统论述了五脏六腑的形态差

异（如大小、高下、坚脆、长短、厚薄等）及其对生理、病

理的影响。该篇认为脏腑形态与功能受天地之道的

影响，形成个体独特的脏腑特质，进而影响其疾病易

感性与演变趋势。例如：“心小则安，邪弗能伤，易伤

以忧；心大则忧不能伤，易伤于邪。肝小则脏安，无胁

下病；肝大则逼胃迫咽，迫咽则苦膈中，且胁下

痛。”[14]97-98这说明脏腑的形态、功能状态直接关系到体

质强弱与疾病倾向，为“脏象-体质”相关的诊断与调

理提供了依据。

3. 3　基于外观色泽的体质划分　“有形于外，必应于

内”，色泽是气血盛衰的外在反映，也成为古代医家通

过视觉辨识体质的重要依据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指

出，“切脉动静而视精明，察五色，观五脏有余不足，六

腑强弱，形之盛衰”，强调诊察色泽对判断脏腑状态的

意义。《灵枢·论勇》针对“年之长少等也，衣之厚薄均

也，卒然遇烈风暴雨，或病或不病，或皆病，或皆不病”

的现象，提出肤色（五色人）与皮肉厚薄相关，影响人

体对四时邪气的反应差异，说明色泽与体质强弱、邪

气易感性存在联系。《灵枢·五色》进一步将面部划分

为脏腑对应的色部，指出“五色之见，各出其色部”，通

过观察色泽变化、部位凹凸等，可判断疾病所在与轻

重预后，如“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，色部承袭者，虽病

甚，不死”。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还通过各脏所主本色、经

络气血多少及外在特征（如胡须有无、肤色差异等），

分析人体气血状态，体现了色泽在体质辨识中的系统

应用。

3. 4　基于形体特征的体质划分　不同个体受先天禀

赋与后天环境的影响，形成各异的形体特征，这为体

质辨识提供了直观依据。《灵枢·卫气失常》将人之肥

瘦分为脂、膏、肉三种类型，并指出其寒温、大小、气血

各有差异，强调“必先别其三形，血之多少，气之清浊，

而后调之，治无失常经”[14]117，体现了形体分类对治疗

的指导意义。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进一步论述了肥人、瘦

人、常人、壮士（真骨者）及婴儿五类人群的气血盛衰

特点及病理倾向，并提出相应的针刺方法，说明形体

差异直接关联气血状态与疾病易感性。人的形体大

小、壮硕、枯瘦等外在特征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阳气

盛衰趋势，也预示其对不同病邪的易感性与疾病转归

特点，为“因人制宜”的诊疗提供了形态学基础。

3. 5　其他体质分类　体质的划分具有多元标准。《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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枢·论勇》从“勇怯”角度分析人对疼痛的耐受差异，指

出“夫忍痛与不忍痛者，皮肤之厚薄、肌肉之坚脆缓急

之分也，非勇怯之谓也”[14]106，说明体表的生理结构影

响心理行为表现。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以胡须之有无区

分妇人、宦者与常男，并从冲脉气血盛衰阐释其成因，

体现了体质在性别与生理状态上的外在表征。《灵枢·

五变》指出，虽同感邪气，但因个体“骨节、皮肤、腠理

之不坚固”程度不同，可分别易患风厥漉汗、消瘅、寒

热、痹证、肠中积聚等不同病证，说明形体结构的强弱

直接影响疾病易感性。《灵枢·血络论》记载刺络出血

后出现的仆倒、血射、肿、血浊、血清、面色苍苍、烦闷

等不同反应，认为与脉中气血的阴阳偏盛、清浊多少

有关，提示气血状态是体质的重要内涵。《灵枢·本神》

还从情志损伤角度论述五脏与神志的关系，如“怵惕

思虑者则伤神”“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”“肝悲哀动中

则伤魂”“肺喜乐无极则伤魄”[14]25，说明情志倾向与调

节能力亦是体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4 天、地、人“三才”综合的体质考量

时代变迁对人群体质具有深刻影响，各历史时期

因自然环境、社会状态、生活方式等差异，往往形成具

有时代特征的体质倾向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对比“上

古之人”与“今时之人”在养生方式、寿命长短及健康

状况的差异，指出因顺应天地的程度不同，而有“真

人”“至人”“圣人”“贤人”等生命境界的区分，实已蕴

含时代体质观。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进一步从“道德”

（指自然之道与生命真气）变化角度，论述诊疗方式的

演变：上古以汤液为备，中古服之万全，今世则需“毒

药攻其中，镵石针艾治其外”，反映随着自然与社会环

境变化，人体正气渐衰，疾病复杂化，治疗手段亦随之

调整。后世医家对此亦有阐发：东汉张仲景立足于战

乱频仍、伤寒多发之世，创立六经辨证体系；魏晋南北

朝时，世人求长生而盛行服食“五石散”，导致燥热伤

阴、痈疽疮疡等症，实为时代习尚对体质的扭曲；金元

李东垣处兵乱饥馑之秋，提出“脾胃内伤，百病由生”，

强调补中益气、顾护脾胃；至明清，叶天士、吴鞠通、王

孟英等着力于湿热、温病辨治，亦与当时气候、疾病谱

变化密切相关。这些均说明，体质不仅是个体特征，

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天（自然气候）、地（地理环

境与社会生态）、人（生活方式与群体行为）三才因素

的互动，共同塑造了不同历史阶段人群的体质共性与

疾病易感倾向。

5 小结

人体呼吸吐纳、饮食出入皆与时空环境息息相

关，体质正是时空因素在多维层面交织作用的结果。

《灵枢·五变》指出，“夫天之生风者，非以私百姓也，其

行公平正直，犯者得之，避者得无殆，非求人而人自犯

之”[14]94，说明外邪虽普遍存在，然是否发病则取决于

个体体质状态，体质差异决定了对疾病的易感性与表

现复杂性。《易·说卦》言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

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

《易》六画而成卦”，强调天、地、人三才一体、相互贯

通。《黄帝四经·称》亦云“天制寒暑，地制高下，人制取

予。取予当，立为圣王；取予不当，流之死亡”[27]，揭示

人当顺应天地规律而审慎取舍，方能安康。中医药学

理论深受道家宇宙观影响，而道家思想渊源于《易》。

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《黄帝内经》，充分运用“三

才”思维，从天、地、人三个维度系统分析生命态势[28]：

从天时（阴阳、五运六气、昼夜节律）、地理（五方、地

势、水土）、人道（年龄、性别、形色、情志、音味等）多层

面对体质进行分类与阐释。这种从外因到内因、由天

及人、由人及地的整体辨析方法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

化“执简驭繁”的智慧，是对人体复杂现象的系统性归

纳，有利于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生防病与个体化诊

疗[29]。其所奠定的“三才”体质观，为当代体质学说的

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框架，值得深入继

承、研究并创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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